
男⽣或⼥⽣可以不⾃爱到什么程度？

脸叔

讲述不为⼈知的⾏业秘⾟

在即将爆破的⼤楼⾥发现⼀具⼥⼫，从她⾝上检出不同的三个男性的 DNA，其中⼀处位于嘴

⾥。把她男朋友叫来⽐对，结果竟然出乎所有⼈的预料……

注：我是北⽅某城的⼀名法医，此故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。

 

那天刚吃完午饭，还没来得及消化，⼀个电话，我们⼜去了⼀个等待爆破的⼤楼地下室。可

能路上有点呛⻛，地下室⼜有股潮霉味，我胃⼀阵痉挛，差点把午饭呕出来。

「这格局和上次电击案的地下室好像啊！」同事李筝话⾳未落，王猛⼿中的勘查灯忽然灭

了，⼀瞬间，⿊暗中只有我们三⼈明显加快的呼吸声。

寒⻛让我打了个冷战，⼏秒钟后，眼睛逐渐适应了⿊暗，杆体视觉细胞开始发挥作⽤，我看

到了⼀丝亮光，那⾥有⼀扇破碎的玻璃窗，是地下室⾥寒⻛的来源。

「王猛别闹，你吓死我了。」李筝有些恼⽕，「开玩笑也要看看场合！」

「靠，是真没电了！」王猛赶紧解释，「刚才⾛得急，忘了检查勘查灯的电量。⻋上还有

个，你们等着，我去拿。」

经这⼀闹，我倒是镇定下来了，打开了⼿机的电筒，拍了拍李筝的肩膀，「没事，别怕。」

不多时，王猛拿着勘查灯回来了，地下室被照亮。

借着灯光环顾四周，靠墙有个⽊质架⼦，架⼦上布满了灰尘，反射着灰⽩⾊的光，地上散落

着⼀些旧报纸和泡沫塑料。墙⻆有⼀个⿎⿎囊囊的⼤编织袋，上⾯有红⽩蓝相间的格⼦。

报案的拾荒者⽼贾说，他在⾦⼭⼩区⼀⼾地下室中，发现了⼀具⽤编织袋装着的⼫体。

⾦⼭⼩区位于⽼城区核⼼地段，准备拆迁后建⼀个⼤型综合商场。开发商给的补偿很到位，

居⺠们在⼏天前就已经全部搬出，⼩区⾥的⽔电设施也已经全部拆除，只等明天⼀爆破，这

⾥就会被夷为平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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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巧，⽼贾上午在⼩区⾥「打秋⻛」时发现了⼀个编织袋。其实整个⼩区已

经被⽼贾「搜刮」得差不多了，今天他打算最后⾛⼀趟，去了之前没有涉⾜过的地下室。

这个⼤编织袋装得⿎⿎的，看起来是个捡漏的好机会，⽼贾满怀希望地拉开编织袋，却看到

了⼀个⼥⼫的⼈头，他当场吓破了胆，跑出⼩区才神魂未定地报了案。

「这种红蓝相间的编织袋很常⻅，不太可能查到来源。」王猛把勘查灯照在编织袋上，袋⼦

被拉开了 1/4，露出了些⻓头发，「咱把袋⼦弄到外⾯吧，这⾥光线太暗。」

「别急，先固定和提取物证！」我从勘查箱⾥取出棉棒，对编织袋的拉链和表⾯进⾏擦拭提

取。

弄完后，我和王猛抬起袋⼦往外⾛，李筝想来帮忙，我让王猛把勘查灯交给李筝，「你帮我

们照明。」李筝笑着接过勘查灯，「好吧，⼆位壮⼠加油！」

王猛边⾛边咧嘴，我打趣道：「这袋⼦不算沉，也就⼀百⽄左右吧。猛哥你可是单膀⼀晃千

⽄⼒......」 

⾛出地下室，午后的阳光⾮常刺眼，我们把编织袋轻轻放在地上，「⼆位猛男⾟苦了！」李

筝把勘查灯放进包⾥，拍了拍⼿说道：「晓辉哥，这次我来操作，你来记录吧。」

「看来还是李⼤⼩姐最猛啊！」王猛竖了个⼤拇指。

李筝做了个健美先⽣拱肱⼆头肌的动作，但就她那⼩⾝板，全⾝上下都很平，实在达不到猛

⼥效果。

她戴上⼿套开始检验。我取出⼫体检验记录表，开始在封⾯上填写现场环境状况。派出所⺠

警把头凑到我的⽿边，「刘哥，你们这法医⼩姐姐彪悍啊！」我知道他的潜台词是李筝太泼

辣，不像个⼥孩⼦。我把脸⼀沉，「⼩屁孩别乱说，⼲法医没点魄⼒怎么⾏？」

把编织袋全部拉开，⼀具蜷缩着的⼫体呈现在我们⾯前。

这是⼀具⼥⼫，⼀头卷曲的枣红⾊⻓发，⾐着完整，上⾝穿⼀件藕粉⾊的外套，下⾝穿⼀条

灰⾊侧开⼝⻓裤，脚上是⼀双灰⾊麂⽪⾼跟鞋。

李筝帮她清理了⼀下⾯部，我们发现死者五官⾮常精致。她眉头微蹙，⾼鼻梁、⻓睫⽑，尖

下巴，⽪肤紧致细腻，如果不是⾯⾊苍⽩，嘴⻆有⾎，看起来就像睡着了⼀样。

我呼吸⼀紧，不⾃觉握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陷进了⾁⾥，李筝抬头疑惑地望着我。王猛在⼀

旁说：「你晓辉哥最恨杀⼥⼈的……」我瞪了他⼀眼，王猛闭了嘴。



我指着死者左侧下颌和颈部交界处，「这⾥有⼀处⽪下出⾎。」

李筝看了我⼀眼，低头继续进⾏检验，不时说⼀下检验情况，我在表上⻜快地记录。

「死者⼥性，⾝⾼ 165cm，枣红⾊⻓发，发⻓ 30cm，上⾝穿⾼端定制⼥装。」李筝有条不

紊地说着。

王猛问了句：「什么品牌？」李筝翻开领⼦内侧的「S&S」给他看。

「这⾐服不便宜吧？」王猛好奇地问，「你怎么看⼀眼就知道？」

李筝⼀时语塞，含混地说：「上次逛街的时候看到过。」王猛不疑有他。

李筝朝着死者的鞋⼦努了努嘴，「这双鞋，菲拉格慕的，六七千吧。」说着她脱下了死者的

鞋⼦，放在旁边。

「靠，⼀双鞋六七千，⼥⼈的世界我真是不懂。」王猛瞪⼤了眼睛。

王猛拍完⾐着照⽚，我们准备带⼫体回解剖室继续检验。⼩区⾥的居⺠已经全部搬⾛，倒不

必担⼼引来围观群众。

等待解剖室⻋辆的间隙，王猛接了个电话，表情有点奇怪，「⼤队⻓刚才来电话了，让我

们......尽快离开现场。」

「怎么能这样呢？」李筝皱着眉，「咱这刚来现场，还没详细勘验呢！」

「是啊，我本来还想明天再来复勘⼀下呢，咱⼲技术的都知道，勘查现场从来都是慢⼯出细

活。」王猛叹了⼝⽓，「可冯⼤队说这是政治任务，不能影响⼤局。」

沉默了⼀阵，我握了握拳头，下定了决⼼，「⼈命关天，不能草率，我去找冯⼤队！」

「我和你⼀起去！」李筝附和。

我把现场情况给冯⼤队复盘了⼀遍，冯⼤队⼀⾔不发，不停地抽烟，直到我讲完，他把烟头

狠狠地摁进烟灰缸，⽤⻝指向上指了指，「上头给的压⼒很⼤，拆迁⼯作⼀旦停下，上头，

开发商，⼯程队……各⽅的利益关系实在难以平衡。」

他从椅⼦上站起来，背着⼿在屋⾥⾛了两圈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「我最多给你们三天时间，

三天之内破案，否则⼤家⼀起倒霉。」我暗暗盘算了⼀下，点了点头。



这⼀耽搁，赶到解剖室已经晚上⼋点多了，按照此前的嘱咐，死者已经被摆放在解剖台上。

死者⼫僵很强，本想直接剪开⾐服，却被李筝制⽌了，结果我们费了好⼤劲才把死者的⾐服

脱下来。

李筝抚摸着死者颈部，「这⾥是不是应该有条项链？」我仔细看去，死者颈前有轻微的串珠

形⽪肤压迹，像是项链衬垫形成。」可以推测，死者死亡时戴着项链，由于体位等其他原因

导致受压，形成衬垫痕迹。我点点头，李筝的观察⼒很强。

「她平时应该⻓期戴着⼿镯和戒指。」李筝拿起了死者的左臂，左腕部和左⼿中近节指⽪肤

颜⾊⽐周围略浅。

死者⾝上的⾸饰不⻅了，我脑海中⽴刻出现「谋财害命」四个字。

我们把死者体位变成右侧卧，检查死者背部并拍照，发现死者右髂部和腰部交界处⽂了⼀个

字⺟「D」。

「这个字⺟是什么意思？」王猛咔嚓咔嚓拍了⼏张照⽚。

李筝看着那个字⺟，「我觉得应该是代表了什么，但究竟是什么呢？」我没有说话，以前在

⼫体上⻅过很多五花⼋⻔的⽂⾝，像这种单个字⺟的⽐较少⻅。

⼫表检验结束，李筝鼻尖微微冒汗，「晓辉哥，除了左下颌有局部⽪下出⾎，体表没有明显

损伤。」

我说：「这是⼥性死者，还需要检验她有没有受到性侵。」李筝点头，找出棉签，取了阴道

拭⼦。

我提醒李筝：「提取⽣物检材要全⾯才⾏，万⼀死者曾经遭受性侵，单纯提取阴道拭⼦是不

够的，⼝腔和乳头等部位也是要提取的。」

李筝⼀⼀照做，「还是晓辉哥仔细，我疏忽了。」

我把⼿术⼑安装在⼑柄上，把钳⼦等⼯具摆放在解剖台上，准备开始解剖。

划开胸腹部⽪肤后发现肋⻣完好⽆损，打开肋⻣后发现胸腔没有积⾎，⼼肺和其他脏器都没

有发现异常。

剃掉死者的⻓发，对死者头⽪进⾏检验，没有发现损伤。沿⽿后切开头⽪，我换了副⼿套取

出开颅锯，李筝忽然说道：「晓辉哥，开颅让我来吧，我还没做过呢，你指导我。」



我把⼿中的开颅锯递给李筝，「给！开颅可不光是技术活，还是个⼒⽓活。」

「不怕，我可是怪⼒少⼥。」李筝⼜秀了秀⾃⼰单薄的肱⼆头肌。王猛在她背后笑得脸直抽

抽。

于是我给李筝当助⼿，⽤⼿固定住死者头颅，李筝拿起开颅锯，打开电源，伴随着刺⽿的滋

滋声，颅⻣表⾯扬起了⽩⾊的⻣粉。

⼏⼗秒后，开颅锯忽然停了，解剖室⼀下⼦安静下来，我和王猛不明所以。「那个……⼿⿇

了。」李筝尴尬地笑了笑。这⼤概是她第⼀次体会到开颅锯⾼频振动的威⼒。

「要不换我来？」我想给她换把⼿。

李筝倔强地摇了摇头，「没事，我⾏。」

颅⻣终于打开了，虽然⽤的时间有些⻓，李筝⻓舒了⼀⼝⽓。

「不错，我们的李⼤⼩姐⼜多了项技能。」我⽤⿎励的眼神看着李筝。

「我就说了我能⾏，别愣着，继续⼲活。」李筝低下头，嘴⻆微微翘起，梨涡⼜浮现出来。

李筝把死者的⼤脑取出，「死者颅内没有损伤或出⾎，颅底没有⻣折，可以排除颅脑损

伤。」

死者胃内容较多，有红酒和⽜⾁成分，死前应该吃过西餐，⽽且在饭后短时间内死亡。

打开死者颈部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竟然没有肌层出⾎，⾆⻣也没有⻣折。

「怎么会这样？」李筝疑惑地看着我，「奇怪了，莫不是病死的，需要做病理和毒化才能确

定死因？」

「不对！」我忽然想起刚才翻动⼫体时，死者颈部的⼫僵很弱，这和当年在路边发现赵法医

的情景很像，「我怀疑死者颈椎有损伤。」

对死者颈椎进⾏解剖，果然发现第 5、6 颈椎椎体脱位，颈髓挫伤、部分离断，死因终于找

到了！

这种损伤在交通事故中⽐较常⻅，莫⾮⼜是⼀起交通事故后抛⼫的案⼦？我随即否定了⾃⼰

的想法，因为死者⾐着和体表都完整⽆损，没有发⽣交通事故的痕迹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「脊柱和脊髓的损伤，⼤多由暴⼒使之过度前屈、后伸、受压、剪切或者旋转所引起。」李

筝顿了顿，「还有⼀种特殊的颈椎损伤叫挥鞭样损伤。」

挥鞭样损伤，是指由于⾝体剧烈加速或减速运动，⽽头部的运动与之不同步，致颈椎过度

伸、屈⽽造成的损伤，常⻅于⻋辆急刹⻋或被后⽅⻋辆猛烈撞击。

没想到李筝不但理论知识很扎实，推理能⼒也很强。我点了点头，「还有⼀种更特殊的挥鞭

样损伤，不是由于伸、屈造成的，⽽是由于旋转。」

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说像特种兵暗探的时候，从背后掰着敌⼈的脖⼦⼀扭，咔嚓⼀声，⼈

就死了。」李筝隔空掰着⾃⼰的脖⼦。

离开解剖室，我们⽴刻去市局送检，然后匆匆往局⾥赶。按照惯例，案情讨论会在等着我

们。这是⼀起发⽣在拆迁节⻣眼上的命案，我说不清⼈命重要还是⼤局重要，但在法医眼

中，⽆论出于什么原因，每⼀位亡魂都不能被忽视。

虽然冯⼤队顶着压⼒给我们争取到了三天时间，但到现在为⽌，我们现在连死者是谁都不知

道。

当我们仨到达会议室时，⾥⾯已经坐满了⼈，侦查中队李队⻓正在介绍案件侦查情况，从他

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情况并不乐观。

「我们⾛访了⼏家商店，那种编织袋很多卖的，很难确定是从哪⾥买的。我们联系了房主，

房主多年前就搬⾛了，房⼦⼀直在出租，换了多个租客，最后的租客是⼀对夫妻。我们正在

联系那对夫妻，明天再落实⼀下。」

「别等明天，今晚就去找！」冯⼤队脸⾊阴沉，「晓辉，你说说⼫检情况。」

我把⼫检情况做了汇报，推断死者经济条件⽐较宽裕，嫌疑⼈应该是⼀名⻘壮年男性。

冯⼤队咳嗽了⼀声，⼤家安静下来。「案⼦的紧迫性⼤家⼼⾥都有数，就算三天不睡，我们

也得把这个案⼦给破了！⽬前主要有两⽅⾯⼯作：⼀是围绕现场和周边，扩⼤侦查范围，寻

找嫌疑⼈；⼆是尽快确定死者⾝份。」

开完会已是深夜，但刑警队没有休息，⽴刻领任务出去了。

第⼆天⼀早，我们兵分两路，王猛继续去现场勘验，我和李筝去市局查看检验结果。在路

上，李筝说：「⽼贾发现死者的时候应该动过拉链，是不是找他来排除⼀下？」我⻢上给派

出所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帮着取⼀下⽼贾的指纹和⾎样。



「死者⼝腔内做出了⼀名男性 DNA 成分，阴道内做出了两名男性 DNA，这说明死者近期曾

和三名男性发⽣过关系。」我⼝述，李筝做记录。

李筝笔下⼀顿，「不应该是和两名男性发⽣过关系吗？⼝腔⾥的 DNA 应该是接吻留下的

啊。」

我解释道：「接吻留下 DNA 的可能性很低，除⾮是咬破了。还是发⽣关系的可能性⼤。」

李筝愣了愣，好像想明⽩了什么，脸上有点发红，低头继续⻜快地记录着。

「有钱、私⽣活乱……莫⾮是个外*围⼥？」李筝说着⾃⼰的猜想，⻅我没发表意⻅，⼜

说：「晓辉哥，我们顺路去趟千隆⼴场吧？」我有些诧异，不知道她葫芦⾥卖的什么药。

当跟随李筝来到⼀家商店时，我忽然明⽩了李筝的⽤意，因为那家店正是「S&S」。

导购⼀看⻅李筝就礼貌地迎了上来，「李⼩姐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。」

我诧异地看了眼李筝，她⾯⾊不变，也不说话，朝导购点了点头就往⾥⾛。

李筝指着⼀件藕粉⾊外套说她要看看。外套和死者⾝上的那件是同款。导购去找了合适的尺

码，熨好拿过来，李筝没有接过⾐服，说「我想看看这套⾐服的销售记录。」

导购⼀脸为难，「李⼩姐，这不合规定……」

李筝没有说话，脸上露出些不快。导购⽴刻住嘴了，「李⼩姐，请随我来。」

导购打开了电脑，⽰意李筝过去看，⽚刻后，李筝说：「可以了，今天就到这⼉吧，我改天

过来试⾐服。」

导购不敢怠慢，礼貌地送我们到⻔⼝。 

⾛出「S&S」，李筝⼜恢复了平时的样⼦，没有拒⼈千⾥之外的架⼦了，转⾝对我说：「给

我纸和笔！」我从包⾥取出笔记本递给她，李筝在本上写了⼀⼤串东西，把本⼦递给我。

我拿过本⼦，上⾯写着⼀个名字「袁诗瑶」，后⾯有三组数字，分别是⾝份证号、⼿机号和

银⾏卡号，从⾝份证号码可以看出年龄是 25 岁。我把李筝拽到墙⻆，问：「你怎么能确定

是她？」

李筝故作神秘，点了点我点额头，「你猜。」我挡开她的⼿，「别卖关⼦了，快说。」



「全市只有这么⼀家店，⽽且是会员制的，买家信息都在他们系统⾥。店⾥陈列的⾐服都是

当季新款，上的时间不会太久。近期只有两名会员买了刚才那套⾐服，其中⼀个是 42

岁。」李筝的理很清晰。

回局的路上，李筝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，对⽅⼿机关机了，「看吧，⼗有⼋九就是她！」

我们⽴刻把情况向领导汇报，很快确定袁诗瑶失踪了，⽽她留下的银⾏卡信息却不是本⼈

的，⽽是⼀名叫「任海东」的⼈，那张银⾏卡还涉及多宗⼤额珠宝交易。

这个任海东是个名⼈，他是本地第⼆⼤珠宝品牌「万福珠宝」的⽼板。袁诗瑶持有任海东的

卡进⾏消费，说明⼆⼈关系不⼀般，我⼼⾥隐隐有了猜想。

「这就对了！死者⾝上⽂了个『D』，那不就代表任海东的『东』嘛！」李筝猛地⼀拍⼤

腿，「⽽且，富豪情妇的⾝份和死者的⾐着也搭得上。」

⼀⽅⾯，我们联系了袁诗瑶的家属，准备进⾏⾝份识别；另⼀⽅⾯，我们去找任海东，希望

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袁诗瑶的信息。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，看来三天之内破案还是有可能的。

我们先去了「万福珠宝」总部，扑了个空。转道去任海东家，⻅到了任海东的妻⼦张素，她

对我们的到访略感诧异。

张素坐在沙发上，让佣⼈给我们上了茶，「说吧，他是不是犯事了？」

「我们有些事情想找他当⾯谈谈。」

「你们直接去找他呗！」

「我们在公司没有找到任总，所以才过来。」

「不瞒你们说，我也半个⽉没⻅过他了。不知道他在外⾯跟哪些⼥⼈⻤混，听说他前段时间

刚在北郊买了套别墅。」

我们告别张素时，她嘴⾥还嘟囔着：「别让我抓住现⾏，不然……」我摇了摇头，没想到富

豪太太脾⽓这么⽕爆。

我们把情况汇报后，侦查中队⽴刻去寻找任海东，任海东是名⼈，很快就查到了他在北郊的

别墅，然⽽侦查中队没有把任海东带回来。李队⻓给我打来电话，叫我们抓紧过去⼀趟，任

海东死了！

别墅被⼀⽚⼤树环绕着，从外⾯看起来⾮常隐蔽。



窗外已是⿊漆漆的寒夜，窗内却⼗分温暖，卧室⾥的灯光不是很亮，原本喜庆红⾊的床品现

在有点瘆⼈。空⽓中弥漫着⼀股怪异的⾹，夹杂着⼫体腐败的⽓味，李筝背过⾝去，捂着嘴

⼲呕了⼏下。王猛⼿中相机的闪光灯⼀阵闪烁，记录着死者的原始状态。

死者仰卧在床上，四肢分别⽤绳索绑在了床的四⻆。床上有两个枕头，床边有⼀个⼤⽵筐，

⾥⾯堆着⽪鞭、蜡烛、颈环、⼝塞、⼿铐、按摩棒等物品。

「靠，真会玩，和之前那个外企财务总监有⼀拼！」王猛⼀阵感叹。

死者⾚⾝裸体，⼫表⼀⽬了然，⾯部⻘紫肿胀，胸腹部隆起，布满了腐败静脉⽹，体表没有

明显损伤。估计是由于室温⾼，⼫体腐败得很快。

腐败静脉⽹是⼫体腐败后，⼫体内部器官及⾎管中的⾎液受腐败⽓体的压迫，流向体表，使

⽪下静脉扩张，充满腐败液，在体表呈现出暗红⾊或污绿⾊树枝状⾎管⽹。⼀般在死后 2〜4

天出现，早期多⻅于腹部和上胸部，逐渐扩展⾄全⾝。

我们⼏个⼈合⼒才把死者抬上了担架，送上了⼫体运输⻋。我和李筝帮着王猛对别墅⾥的其

他房间进⾏勘查。整栋别墅⻔窗完好，⼩区戒备森严，陌⽣⼈闯⼊的可能性很⼩。

和袁诗瑶关系密切的任海东死了，⽆法从任海东⼝中了解袁诗瑶的情况，但任海东的死或许

可以让我们发现更多线索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希望把勘验做细，⼀次性发现所有

线索。

⾐帽间很⼤，靠墙摆着三个⾐橱，拉开⾐橱，⾥⾯满满的全是各种⼥式⾐服。我和王猛叹为

观⽌，李筝⾯⾊平静。其他很多房间⾥放置着⼥性⽤品。

「别墅⾥⼥⼈的东西很多，但是男⼈的东西却不多。」李筝想了想，「看来这⾥常年住着⼀

个⼥⼈，男⼈只是偶尔光顾。」

王猛笑了笑，「这就是⾦屋藏娇啊。不会是玩⼤了导致⻢上⻛吧？」我没说话，在没解剖之

前，⼀切都只是猜测。

我们在别墅⾥发现了⼀个相册，照⽚⾥的⼀男⼀⼥，正是袁诗瑶和任海东。这也更加坚定了

我们对于⼥死者是袁诗瑶的猜测。

得知任海东的死讯，张素叹了⼝⽓，「就他那副⾝⼦⻣，早晚死在狐狸精⾝上。」

赶到解剖室⼜是深夜，已经连续两晚在解剖室混了。解剖室的通⻛设备有些⽼化，此刻正弥

漫着腐败⼫体的⽓味。



我开玩笑说：「这⽓味还不够浓郁，当年我去过⼀个现场，死者在家⾥死了⼀个多⽉才被发

现，全⾝的⾁被蛆⾍吃得七零⼋碎。」

那⽓味有多强不好描述，但⾐服洗了好⼏次都有味，最后不得不扔掉了。想想也没办法，我

们总不能光着屁股做解剖吧。」

王猛嘿嘿笑着，李筝也有些忍俊不禁，笑过之后⼜摇摇头，「以前觉得当法医很酷，没想到

是真苦。」

「开⼯吧，明天再破不了案就悲催了。」我拿起⼿术⼑，对准死者颈部割了下去。

暗红⾊的液体沿着⼑⼝流出，⼿术⼑⼀路划到耻⻣联合上⽅。我把⼑⼝向两侧分开，暴露出

胸腹腔。

死者腹部膨隆，除了本⾝肥胖的缘故，还因为此刻他的肚⼦⾥满是腐败⽓体。我⽰意李筝和

王猛后退⼏步，⽤⼿术⼑⽚戳了下去，「噗」的⼀声，死者的腹部以⾁眼可⻅的速度变⼩，

同时⼀股腐臭⽓味扑⾯⽽来。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，挡住李筝。

等死者的腹部⼤⼩不再变化，我⽤⼿术⼑划开了他胸腹部⽪肤。「肋⻣断了。」我⽤⼿触摸

着，「左侧断了三根，右侧断了两根。」剔除肋⻣上附着的肌⾁，王猛对肋⻣断端进⾏了拍

照。

切开肋软⻣，取下胸⻣和前肋，死者的胸腔有少量积⾎。

「这些积⾎是哪⾥来的？」李筝探过头来问。

我指着肺脏表⾯的⼀处⼩创⼝，「肋⻣⻣折，断端刺破了肺脏。」

「那有点类似胸外按压造成的医疗损伤啊。」李筝说得有道理，在进⾏胸外按压⼼肺复苏

时，经常会有类似的情况发⽣。

「我并不认为凶⼿是为了救他。」我拎出死者的肺，把两⽚肺叶分开，「你看，肺间有⼤量

点⽚状出⾎，这是窒息征象。打开⼼包腔，⼼脏表明也有出⾎点，窒息征象⼗分明显。」

「窒息死亡没问题，但不是勒颈或扼颈吧？」李筝摸了摸死者的颈部，「⾆⻣没⻣折啊。」

「窒息死亡的⼫体，百分之九⼗以上都是颈部受⼒。」我理解李筝的疑惑，「也有些特殊情

况，但原理是相同的，只要阻断了呼吸，就可以形成窒息。」我看着李筝，「在床上弄死⼀

个仰卧位的⼈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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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筝低头看着解剖台上的⼫体，好想在做场景模拟，「⽤枕头摁在⼝鼻上！」

我笑着点点头，「死者的⼝腔黏膜有挫伤，正是⼝鼻部受⼒的表现。」

「太可怕了，法医简直都是杀⼈专家啊！」王猛像受惊的⽔獭⼀样捂着胸⼝。

我想起我⼤学⽼师曾经说过的⼀个惊⼈观点：法医是⼀⻔研究杀⼈的学问，我们要研究得⽐

犯罪分⼦更透彻，才能揭穿犯罪。

我盯着⼿中的⼿术⼑，缓缓说道：「利刃和技能本⾝没有善恶，⼈⼼才有！」

「对！」李筝抬起头看着我，「我们研究死亡是为了帮死者说话，还死者公道。」

「这话我听着⽿熟！」王猛嘿嘿⼀笑，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啊，你俩说话的⻛格越来越像

了。」

警察犯罪甚⾄是法医犯罪，破案难度的确会⼤很多。但天⽹恢恢疏⽽不漏，这世上不存在完

美的犯罪，真相总有⼀天会被揭穿。

解剖结束，李队⻓打电话说袁诗瑶的男朋友找到了，让我去给他采个⾎。

袁诗瑶的男朋友叫李林，瘦⾼个，戴着⼀副⿊框眼镜，给他采⾎时感觉他的⼿有些凉。李林

说他好⼏天没⻅到袁诗瑶了，得知袁诗瑶的死讯，他在审讯室⾥嚎啕⼤哭。

但⽆论他表现得怎样悲痛欲绝，作为死者的男朋友，是本案的嫌疑⼈，需要继续审讯。

我们带着⼫检的检材和李林的⾎样去市局送检，忙完已是凌晨。

时间只剩下不到⼀天，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我们反⽽平静下来。慌乱不能解决问题，我们能做

的就是把检验做到极致，让线索的作⽤发挥到极致。

⼀⼤早，我和李筝⼜去了市局。经 DNA 检验，死者确定是袁诗瑶，她阴道⾥的⼀份男性

DNA 是任海东的，这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。

编织袋拉链上做出了两个⼈的 DNA，其中⼀⼈正是拾荒者⽼贾，这个很好解释。但⽼贾的

DNA 居然和死者阴道⾥的另⼀份男性 DNA 成分相同！

「没想到是他！」李筝张⼤了嘴巴。



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，李林的 DNA 没有⽐中死者⾝上的男性 DNA 成分。作为死者男友，

居然不是死者⾝上三份男性 DNA 之⼀。那么，死者⼝腔中的 DNA 是谁留下的？案⼦更加扑

朔迷离了。

⻢上拘传了⽼贾，⽼贾⼀开始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拒不交代问题。但 DNA 怎么会说

谎呢？⽼贾的精液可不会⾃⼰流到死者阴道⾥。⽽且从他的住处搜到了⼿镯、戒指和项链，

万福珠宝的。

⽼贾⽼脸通红，低着头交代了事情的经过。⽼贾是个光棍，靠着捡废品也能勉强维持⽣计，

但是⾝边⼀直缺⼥⼈。

刚发现死者时，他吓了⼀跳，但发现死者⼗分美艳，⼼⾥就起了⽍念，他环顾四周⽆⼈，褪

下了死者的裤⼦......⽼贾在之后还⾛了死者的⼿镯和戒指。

李林在审讯室⾥交代了很多关于袁诗瑶的事情。李林其实听到过关于袁诗瑶和任海东的⻛⾔

⻛语，但李林深切⽽卑微地爱着袁诗瑶，他给不了袁诗瑶充⾜的物质条件，也不愿⼥友受

苦，只要袁诗瑶不离开他，哪怕她爱别⼈，他也爱她。

只是最近袁诗瑶有些反常，对他很冷淡，不让李林碰，甚⾄暗⽰要分⼿。李林感觉事情并不

简单，某天偷偷跟踪了袁诗瑶，发现她和⼀个年轻⼩伙在⼀起。

就这样，本案中涉及的第四个男⼈终于进⼊了我们的侦查视野。凌晨五点，侦查中队在⼀处

居⺠楼中找到了袁诗瑶的⼩情⼈元栋，还在他住处搜出了⼀部属于袁诗瑶的⼿机。

在证据⾯前，元栋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，⽽背后的策划者竟然是任海东的妻⼦张素。

原来，袁诗瑶在男朋友李林之外，勾搭上了富豪任海东。作为富豪的妻⼦，张素⾃然不是省

油的灯，摸清了情况后，她准备以其⼈之道还治其⼈之⾝。在⼀次私密 Party 上，⼀个浑⾝

荷尔蒙的帅⼩伙⼉让张素眼前⼀亮，这⼈就是元栋。

俩⼈各取所需，很快就厮混在⼀起，⾝强体壮的元栋让张素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。两⼈相处

⼀段时间后，张素开始盘算⻓久之计，某天她在床上和元栋商量，元栋和她⽿语⼀阵，把⼿

掌横放在颈部做了个扭动的姿势，张素略⼀迟疑，狠狠点了点头。

但事情要做得⼲净利落，还得把⾃⼰摘出来。苦思冥想之下，他们想了⼀个堪称完美的办

法：借第三者袁诗瑶的⼿除掉任海东，张素便可以独霸财产，和元栋双宿双⻜。

按照设计好的套路，元栋开始接触袁诗瑶，投其所好，本就空虚寂寞冷的袁诗瑶很快就喜欢

上这个帅⽓健壮⼜体贴⼊微的⼩伙⼉。为了表达爱意，袁诗瑶甚⾄在⾝上⽂了⼀个『D』，

代表元栋的「栋」字。



任海东很快就发现了那个⽂⾝，袁诗瑶说⽂⾝代表了「东」字，是爱的证明。任东海⼗分开

⼼，送给袁诗瑶⼀张银⾏卡，就是后来袁诗瑶买⾐服⽤的那张。

两⼈深⼊交往后，元栋时常给袁诗瑶讲⼀些谋杀亲夫后伪装成意外死亡的案⼦，还透露出想

和袁诗瑶⻓相厮守的打算，袁诗瑶渐渐动了⼼。

那天，她像往常⼀样捆住任海东的⼿脚，坐在任海东⾝上玩起了 SM。听到任海东满⾜的呻

吟声，袁诗瑶忽然想起了元栋说过的那些案⼦，于是她趁着任海东兴奋过后⽐较虚弱，跪在

任海东胸部⽤枕头闷死了他。

任海东死后，两个⼈喝红酒庆祝，然后开始亲热，她蹲下⾝⼦解开了元栋的拉链。元栋其实

也有点喜欢袁诗瑶，但他舍不得强⼤的靠⼭⸺张素，⽽且他知道张素的⼿段，所以必须要

和袁诗瑶有个了断。

此外，他怕万⼀杀害任海东的事情败露，⾃⼰跟着受牵连，于是他⼀边享受袁诗瑶⼝中的温

存，⼀边下定决⼼提分⼿。元栋没想到，此时袁诗瑶⼝中留下了他的 DNA 成分，也就是第

⼆份男性 DNA。

袁诗瑶勃然⼤怒，她没想到⾃⼰成了别⼈的棋⼦，她可不想⼈财两空，便以⻥死⽹破相要

挟，让元栋放弃张素和⾃⼰远⾛⾼⻜。俩⼈起了争执。元栋⻅不能善了，杀⼼顿起，练过武

的他扭断了袁诗瑶的脖⼦。

元栋把袁诗瑶的⼫体藏到⻢上要爆破的拆迁楼⾥，盘算着第⼆天她的⼫体就会被永远掩埋在

废墟下。

⽼贾的出现，让死者体内留下了第三个男性 DNA 成分，也让整个案⼦更加扑朔迷离，但是

因为有了⽼贾的报警，才让案⼦浮出⽔⾯。

袁诗瑶曾经告诉元栋，她设想着假如罪⾏被发现，就说任海东是在性活动中意外死亡，毕竟

他年纪不⼩了，⾝体也不是很好，但没想到她⾃⼰就死在了情⼈⼿上。

过程虽然曲折，但好在三天之内破了案，冯⼤队⻓舒了⼀⼝⽓，拿烟的⼿都有点抖。真相⼤

⽩，⾦⼭⼩区在⼀夜之间夷为平地。

在爆破现场，我看到了李林，他⼀脸憔悴地站在那⾥，好像眼前轰然倾塌的不是砖⽡，⽽是

他的内⼼。

我突然很能理解李林的⼼情。很久以前，我也是在⼀夜之间失去了爱⼈的能⼒。

我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⽤，只是拍了拍李林的肩膀，希望他有⼀天会好起来。



分别时，李林伸⼿跟我告别，我突然注意到他右⼿⼿腕处的⽂⾝，三个⿊⾊的字⺟：YSY。

三个男⼈⾥，任海东贪图袁诗瑶的美⾊，元栋靠她敛财，真正爱她的只有卑微的李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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